
少年琴夢：

從大鵬灣到飛行線的青春樂章

民
國
五
十
七
年
我
考
入
空
軍
幼
年
學

校
十
七
期
，
離
開
臺
東
那
片
熟
悉
的
田
野

，
踏
入
人
生
全
然
陌
生
的
新
世
界
。
一
個

來
自
農
家
的
土
孩
子
，
初
到
東
港
大
鵬
灣

，
只
覺
得
一
切
都
新
奇
得
讓
人
眼
花
撩
亂

，
就
像
是
劉
姥
姥
進
大
觀
園
。
西
部
人
的

語
言
、
習
慣
、
思
維
，
樣
樣
都
像
是
一
場

場
文
化
衝
擊
。

同
寢
的
上
下
舖
室
友
王
同
學
，
來
自

新
竹
，
是
個
公
教
家
庭
子
弟
。
雖
然
出
身

不
同
，
但
他
一
樣
在
這
個
農
工
商
軍
公
教

混
雜
的
大
熔
爐
裡
，
努
力
尋
找
自
己
的
位

置
。
我
們
一
東
一
西
，
天
差
地
別
，
卻
因

為
相
似
的
孤
單
與
適
應
的
痛
苦
，
在
莫
大

壓
力
的
夾
縫
中
互
相
傾
訴
、
取
暖
，
久
而

久
之
，
成
為
了
無
話
不
談
的
莫
逆
之
交
。

某
晚
，
王
同
學
說
他
和
幾
個
同
學
衝

突
，
一
言
不
合
要
在
半
夜
在
寢
室
後
方
的

鐵
塔
下
「
攤
牌
」
，
邀
我
一
同
前
往
。
他

問
我
：
「
你
打
過
架
嗎
？
」

我
點
頭
說
起
往
事
。
初
中
時
，
有
位

姓
段
的
兒
時
玩
伴
和
別
校
人
馬
起
了
衝
突

，
為
了
義
氣
，
我
們
抄
傢
伙
在
街
頭
尋
仇

，
把
對
方
嚇
得
落
荒
而
逃
。

我
也
曾
因
初
上
籃
球
場
，
根
本
不
懂

規
則
，
看
見
球
飛
出
界
也
不
敢
救
，
被
一

群
人
冷
嘲
熱
諷
：
「
死
臺
客
，
笨
死
了
！

」
可
我
從
沒
接
觸
過
籃
球
。
那
股
委
屈
與

怒
氣
，
讓
我
毫
不
猶
豫
答
應
：
上
，
就
是

文、圖∕張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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兄
弟
。他

手
握
一
塊
紅
磚
，
我
驚
訝
：
「
太

狠
了
吧
？
」

他
笑
笑
：
「
不
狠
，
他
們
不
怕
。
」

於
是
，
我
們
在
鐵
塔
下
展
開
一
場
「

dog fight
」
，
拳
來
腳
往
，
一
觸
即
散
，

沒
人
真
的
要
致
命
，
但
每
一
拳
都
在
吶
喊

：
別
欺
負
我
！

隔
天
，
隊
職
官
見
到
幾
人
臉
上
、
手

上
多
了
擦
傷
，
大
家
口
徑
一
致
說
「
不
小

心
跌
倒
的
」
，
誰
也
不
提
前
夜
鐵
塔
下
的

風
暴
。少

年
人
的
拳
頭
，
是
宣
示
，
也
是
一

種
防
禦
：
我
不
弱
，
別
惹
我
。

那
些
打
過
一
架
的
反
倒
成
了
好
朋
友

。
七
年
同
窗
的
歲
月
，
就
是
這
樣
打
打
鬧

鬧
中
培
養
出
親
愛
精
誠
的
革
命
感
情
。

王
同
學
是
吉
他
好
手
。
他
的
歌
聲
帶

點
沙
啞
磁
性
，
每
一
句
都
唱
進
人
心
。
而

我
從
小
也
喜
歡
音
樂
。
初
中
時
，
音
樂
老

師
陳
新
添
發
現
我
在
五
線
譜
與
口
琴
上
的

天
賦
，
送
我
參
加
縣
政
府
比
賽
。
那
年
，

我
靠
一
把
口
琴
，
用
舌
頭
拍
打
節
拍
做
出

獨
特
伴
奏
，
拿
下
樂
器
比
賽
冠
軍
。
還
以

一
首
新
疆
民
謠
《
青
春
舞
曲
》
奪
下
歌
唱

比
賽
第
一
，
領
了
縣
長
獎
，
心
中
從
此
埋

下
一
個
夢
想
：
「
有
一
天
，
我
要
站
上
舞

臺
，
唱
歌
給
很
多
人
聽
。
」

幼
校
有
輕
音
樂
社
團
，
我
與
王
同
學

自
然
加
入
，
他
當
然
選
擇
吉
他
，
我
則
初

試
管
樂
：
小
號
、
薩
克
斯
風
。

某
天
他
說
：
「
我
專
長
彈S

olo

獨
奏

，
但
少
一
個
會
彈C

h
o
rd

和
弦
的
，
配
合

起
來
才
有
靈
魂
。
你
不
如
改
學
吉
他
，
我

教
你
。
」
於
是
，
我
從
零
開
始
。
他
從
頭

教
起
，
不
厭
其
煩
，
一
點
一
滴
把
我
的
手

指
變
成
能
撥
動
心
弦
的
工
具
。

吉
他
真
不
是
容
易
學
的
樂
器
。
起
初

連
怎
麼
握
琴
、
怎
麼
按
弦
都
摸
不
著
頭
緒

，
指
尖
一
觸
碰
到
冷
硬
的
鋼
弦
，
就
像
被

針
刺
，
每
一
下
都
像
是
皮
開
肉
綻
的
痛
。

和
弦
總
按
不
準
，
節
奏
老
是
亂
拍
，
反
覆

練
了
一
整
晚
，
換
來
的
只
是
腫
脹
起
泡
的

指
尖
和
滿
腔
的
挫
敗
感
，
旋
律
依
然
彈
不

出
半
句
，
心
卻
早
已
千
瘡
百
孔
。

我
練
得
咬
牙
，
無
數
次
想
丟
下
吉
他

轉
身
離
去
，
但
每
一
次
都
被
不
甘
心
拉
了

回
來
，
再
一
次
把
它
抱
緊
。
幼
校
荷
花
盛

開
的
校
園
池
畔
，
大
鵬
灣
靜
謐
的
碼
頭
，

我
們
的
青
春
就
在
那
裡
一
點
一
滴
地
被
琴

聲
打
磨
。

終
於
，
時
間
沒
辜
負
堅
持
。
手
指
上

的
繭
厚
了
，
痛
感
不
再
，
耳
朵
逐
漸
識
得

音
準
，
旋
律
終
於
在
指
尖
悄
然
綻
放
。
輕

音
樂
社
的
我
們
，
從
生
澀
的
彈
奏
，
苦
練

到
能
自
彈
自
唱
，
在
校
園
的
小
型
康
樂
演

出
中
登
臺
發
光
。
那
一
次
，
我
站
在
臺
上

，
看
見
臺
下
掌
聲
如
潮
，
熱
淚
奪
眶
而
出

，
這
段
用
汗
水
、
痛
楚
與
不
放
棄
鋪
成
的

路
，
終
於
完
成
了
人
生
第
一
個
夢
想
：
「

站
上
舞
臺
，
唱
歌
給
很
多
人
聽
。
」

升
入
空
軍
官
校
後
，
我
們
這
群
空
軍

幼
校
十
七
期
的
輕
音
樂
社
成
員
，
幾
乎
無

縫
接
軌
，
直
接
轉
為
「
官
校
五
十
六
期
扁

嘴
魚
合
唱
團
」
，
一
支
早
已
磨
合
成
熟
的

樂
隊
，
從
幼
校
走
進
更
嚴
謹
的
官
校
。

團
長
是
才
華
洋
溢
的
王
同
學
，
他

身
兼
吉
他S

olo

主
奏
。
我
與
孟
竹
明
負
責

C
h
o
rd

和
弦
伴
奏
，
郭
慶
良
與
陳
玄
操
持

低
音B

ass

，
李
力
平
與
劉
思
平
擔
任
鼓
手

，
林
建
戎
則
以
小
提
琴
拉
出
優
雅
旋
律
，

趙
桂
華
打
擊
鈴
鼓
與
響
板
；
至
於
廖
國
勝

、
戴
國
士
、
陸
大
衛
與
趙
光
輝
，
則
輪
番

擔
任
主
唱
，
個
個
身
懷
絕
技
。
五
十
四
期

學
長
葉
威
陽
、
甚
至
五
十
一
期
飛
行
教
官

蒲
木
生
上
尉
偶
爾
也
會
來
客
串
一
下
。

我
們
包
辦
了
校
內
大
小
晚
會
與
康
樂

活
動
，
每
年
最
盛
大
的
莫
過
於
聖
誕
節
新

年
舞
會
，
那
是
官
校
二
、
三
、
四
年
級
學

生
難
得
穿
著
軍
常
服
、
打
上
領
結
、
攜
女

友
入
校
共
舞
的
盛
會
。
新
生
只
能
擔
任
禮

儀
接
待
，
我
們
樂
團
則
站
在
舞
臺
，
從
頭

到
尾
不
停
演
奏
。
樂
聲
動
人
，
我
們
卻
無

緣
踏
入
舞
池
，
青
春
正
好
，
卻
無
暇
戀
愛

，
那
是
熱
血
也
帶
點
苦
澀
的
代
價
。

四
年
官
校
歲
月
，
我
們
幾
乎
把
一

切
熱
情
都
燃
燒
在
西
洋
流
行
音
樂
裡
。

35



那
是
個
音
樂
奔
湧
的
時
代
，
六○

年
代
美

軍
大
量
駐
臺
，
帶
來
的
不
只
是
軍
事
援
助

，
還
有
鋪
天
蓋
地
的
文
化
衝
擊
。
美
軍
電

臺A
F

N
T

（
後
來
成
為IC

R
T

）
播
放
的
「

A
m

erican T
op 40

」
節
目
，
是
我
們
每
日

的
精
神
糧
食
。
我
英
文
成
績
日
漸
進
步
，

靠
的
不
是
課
本
，
而
是
反
覆
唱
誦
那
些
英

文
歌
詞
。

我
們
合
唱
團
日
夜
廢
寢
忘
食
練
琴
，

為
每
場
演
出
精
雕
細
琢
，
追
趕
時
代
的
脈

動
。
記
得
三
年
級
時
，
有
次
練
到
錯
過
了

「
政
治
訓
練
課
程
」
這
堂
表
面
不
重
要
、

實
則
殺
傷
力
驚
人
的
課
。
我
因
是
「
榮
譽

學
生
」
而
被
重
懲
記
兩
大
過
。
當
時
的
我

們
早
已
將
名
譽
拋
諸
腦
後
，
只
想
讓
音
樂

更
好
，
只
想
讓
青
春
更
響
亮
。
還
好
這
個

懲
罰
紀
錄
不
會
永
遠
跟
著
學
生
走
，
畢
業

後
還
是
一
張
白
紙
，
現
在
回
想
起
來
覺
得

是
年
幼
無
知
，
也
真
不
該
觸
犯
校
規
。

民
國
六
十
三
年
九
月
，
我
們
升
上
四

年
級
，
正
式
進
入T

-28

飛
行
訓
練
。
不
久

後
，
五
十
三
期
學
長
朱
家
農
中
尉
，
邀
請

我
們
樂
團
前
往
臺
南
基
地
，
為T

-38

飛
行

完
訓
舞
會
助
陣
演
奏
。
那
天
傍
晚
，
學
長

唐
定
中
中
尉
開
著3

/4

噸
軍
械
車
來
接
我

們
，
那
原
以
為
「
半
夜
結
束
」
的
舞
會
，

卻
因
學
長
們
完
訓
後
的
亢
奮
與
激
情
，
徹

夜
未
眠
地
延
燒
成
了
一
場
通
宵
達
旦
的
狂

歡
盛
會
。

我
們
準
備
的
七
十
六
首
曲
目
，
在
半

夜
前
便
全
數
傾
囊
演
奏
完
畢
。
可
是
舞
會

還
在
繼
續
，
人
群
還
在
沸
騰
，
我
們
只
能

一
遍
又
一
遍
，
反
覆
重
彈
那
些
熟
悉
的
旋

律
，
撐
起
這
片
熱
血
不
息
的
場
面
。
站
在

臺
南
基
地
飛
行
軍
官
俱
樂
部
舞
臺
上
，
我

望
見
臺
下
的
聯
隊
長
官
、
挺
拔
的
飛
官
、

英
俊
的
見
習
官
，
全
都
撐
到
黎
明
，
盡
情

釋
放
壓
抑
許
久
的
戰
鬥
激
情
。

這
場
演
出
，
對
我
們
這
些
官
校
尚
未

畢
業
的
小
學
弟
而
言
，
是
一
場
震
撼
人
心

的
「
戰
鬥
教
育
」
。
原
來
空
軍
的
戰
力
，

不
只
是
平
時
空
中
的
魔
鬼
訓
練
，
更
是
從

這
樣
的
狂
歡
中
淬
煉
出
的
兄
弟
情
、
血
性

與
豪
情
。

我
們
最
後
一
次
演
出
，
是
民
國
六
十

四
年
底
，
於
臺
東
部
訓
隊
同
學
們
舉
辦
的

F
-86

單
飛
舞
會
。
自
官
校
畢
業
至
此
時
團

員
已
分
散
過
半
，
來
部
訓
隊
受
訓
的
僅
剩

幾
位
同
學
，
規
模
雖
小
，
情
感
卻
更
濃
。

那
一
夜
，
樂
聲
如
火
，
青
春
如
歌
。

隔
年
，
民
國
六
十
五
年
七
月
，
我
們

F
-86

訓
練
結
束
，
分
發
至
各
部
隊
。
王
同

學
去
了
臺
南
第
五
八
八
聯
隊
，
我
派
往
桃

園
第
五
二
八
聯
隊
；
孟
竹
明
、
林
建
戎
、

陳
玄
赴
清
泉
崗
第
五
四
四
聯
隊
，
戴
國
士

落
腳
嘉
義
第
五
九○

聯
隊
，
陸
大
衛
早
先

便
分
發
第
五
二
八
聯
隊
。
從
此
，
「
兄
弟

登
山
，
各
自
努
力
」
，
五
十
六
期
熱
門
音

樂
合
唱
團
正
式
解
散
，
封
存
在
記
憶
的
樂

譜
裡
。而

今
再
回
首
，
那
段
少
年
輕
狂
的
歲

月
，
依
舊
血
脈
賁
張
，
因
為
我
們
曾
那
樣

用
力
地
燃
燒
過
自
己
，
曾
以
旋
律
譜
寫
出

生
命
中
最
深
刻
的
革
命
感
情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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